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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随着“图像转向”的出现，

人类社会逐渐进入到视觉文化时期。 “看图”“读图”

成为当下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意义的重要手段之

一。“天府文化”作为成都的精神命脉，在几千年的发

展中几经变化，才形成当下具有丰厚历史人文底蕴，

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随着时代变迁，新时期视

觉文化的风貌又在不断丰富着“天府文化”的内涵。

视觉叙述作为当下视觉文化的一条形式———文化路

径， 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人们看待和解释当下文化生
活视角的同时，也为人们重新理解“天府文化”提供
了方向。

1 天府文化的内涵
成都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十大古

都之一，拥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根脉。 “天府文
化”就是对这一文化精髓的高度概括。 “天府文化是
以古蜀文化为基础， 融合了中原文化和其他多种地
方文化而逐步形成的以成都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系
统，即天府之国的文化系统。”[1]天府文化不仅包含由
中国古代三次城市崛起所带来的优秀文化， 更包含
着当今时代变换中的新元素。《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纲
要》中明确提出“着力提升城市发展软实力，塑造天
府文化独特魅力”[2]。由此可知，天府文化早已被看作
是成都城市发展的具有城市特色的文化名片。

具体而言， 不同历史时期塑造了天府文化不同
的精神内涵。 天府文化发源于 3 000 多年前的古蜀
文化。 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作为古蜀文化的鼎盛
时期代表，给天府文化注入了大量文化给养。秦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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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都“备列五都”“天府之国”这一美誉就是来自于
此时期。唐宋时期杜甫、王勃、薛涛、岑参等一批文人
墨客用他们的诗句记录下了成都的闲适、惬意生活。
进入到新时代，成都因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
休闲宜居的城市名片，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 正因
如此， 如今的天府文化更是被注入了充满生命力的元
素。

由此可见，我们所言的“天府文化”并非是单纯
对历史文化的书写， 它反映的是成都所处的蜀地所
特有的地域风貌，以及历史文化的综合。随着时代发
展，天府文化还在不断丰富着自身的文化内涵。 “闲
适”“宜居”“生命活力” 等都是成都这座城市作为天
府文化集大成的新生的文化概念。

2 何谓视觉叙述
视觉叙述（visual narration）是一种形式话语，它

是从叙述学（narratology）发展而来。 20世纪 60年代
之后， 叙述学从早期关照文学文本的经典叙述学转
向对普遍文化符号的重视。 视觉图像也逐渐进入到
叙述学研究的范畴。符号学和叙述学的结合，为进一
步理解和解释广泛的叙述话语提供了理论依据。 加
之，基于“图像转向”和“读图时代”的现实，视觉文化
研究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一大趋势。 视觉叙述正是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双重影响下产生了。

简单而言， 视觉叙述就是用一切可引起受众视
觉性联想的媒介来讲故事。如绘画、建筑、影像，以及
数字网络众多媒介形态等。按照叙述学家赵毅衡所给
出的定义，叙述讲的是“有人物参与的变化”[3]，即“人
物”在一段时间中的行为。 由此来看，一个叙述文本
必须关乎“人物”，这个人物不一定是人的身份，但一
定具有“人格”，例如，拟人的形象。其次，从学理上来
看， 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是一个符号文本之所以被解
释为拥有一段叙述的故事， 很大程度上是在一定时
间中产生的，时间问题成为叙述研究的核心问题。荷
兰当代叙述学家米克·巴尔（Mieke Bal）认为，故事
是素材以一定方式呈现出来，而素材是“按逻辑和时
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
历的事件”。[4]在传统小说叙述中，语言文字是在叙述
时间中展开的，所以，叙述与时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而对于视觉文本而言，它是空间性的，通过色彩、线
条等视觉化的形式进入到受众的意识之中。然而，这
并不是否认视觉符号讲故事的能力， 如果能使视觉
文本转变为视觉叙述文本， 那么视觉文本与语言文

字文本一样，同样可具有讲故事的能力。 所以，视觉
叙述的实践过程， 也就是视觉文本空间的时间化过
程。

该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天府文化的视觉叙述方
式及其表现， 即人们如何能从与天府文化相关的空
间性视觉文本中读出故事的情节性。 天府文化作为
具有地方文明特色的文化形态， 它在享有历史文化
印记的同时， 也在当下的视觉文化时期被注入了新
的文化样式， 而这也是推动天府文化在时代中变化
发展新的动力源泉。

3 天府文化与视觉空间的时间化
简而言之， 成为叙述文本需具备两个条件：一

是，“人物”；二是，“人物在时间中展开的行为”。 “人
物” 这一叙述元素被人们理解为基于一定的空间形
象，因此，在视觉图像中，发现叙述人物并不困难，难
的是如何将空间化的图像转化为具有时间性的情
节。 以下内容将以空间作为对天府文化视觉叙述划
分的依据， 在不同的视觉空间中讨论视觉叙述的不
同策略。

由于叙述是关乎时间的，所以，从时间角度可将
视觉符号分为静态与动态两大类， 这里所讨论的
“静”与“动”是基于视觉符号的纯粹空间状态而言。
天府文化作为成都文化的精神内核， 早已渗透在城
市空间的方方面面。 鉴于当下天府文化与城市空间
的关系，论文将着重分析两类与此相关的视觉空间，
一类，是有形的公共空间；另一类，是数字网络空间。

具体而言， 这里所谈及的公共空间是指具有实
体和物理属性的空间，如建筑、公园、地铁站、餐厅
等。 而数字网络空间则专门指诉诸数字媒体的视频
影像等。由此，不难理解这两类空间分别对应了静态
和动态两种视觉符号。实存性的公共空间，在外在形
式上占据了更大的物理空间， 这也限制了其在时间
上的流动性，因而，这种视觉空间常表现为静态的形
式。与此相对的数字媒体则更具灵活性，只要有数字
荧屏的地方，都可成为动态影像出现的载体。

天府文化在公共空间中的表现很容易被受众识
别，因为，它往往诉诸于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符号。
比如，“太阳神鸟”“都江堰”“杜甫草堂” 等这些具有
历史文化特色的词汇。 以及“大熊猫”“火锅”等反映
成都地域风貌的视觉符号。 甚至包括“闲适”“宜居”
“活力”等与天府文化相关的抽象概念。 以上所指出
的天府文化元素往往需依托于公共雕塑、建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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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等具体的视觉空间来进行表意。 这些公共空间
中的文化符号以视觉形式的方式出现时， 大多数情
况下都是静态的，而且，仅是对天府文化符号的客观
性暗示，难以有“人物”涉及其中。 所以，如果公共空
间中的天府文化要被人们理解为视觉叙述文本，则
需引入人物和时间变化， 即化静态的空间为动态的
空间，实现视觉空间的时间化。

如何在静态的视觉化公共空间中引入人物和时
间变化， 成为受众将视觉符号看作视觉叙述文本的
关键。 德国美学家莱辛曾在其《拉奥孔：论画与诗的
界限》中提出，绘画作为空间艺术，同样可以表现时
间中持续的一段状态， 然而这个空间点的选择却十
分重要。 “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使得前
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 ”[5]

莱辛在这里所提出的“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就是人们
能够从中解读出过去、 当下和未来时向的那一个空
间节点。 这样一来，即使是看似静态的视觉空间，也
能够使情节在时间中得到延续。

鉴于天府文化以丰富的历史文化故事为背景，
所以与此相关的故事情节也早已耳熟能详于众人之
中， 只要能够在视觉空间中对人物所处的时代语境
有所指示， 受众的意识自然而然会被带入到那段故
事之中。

对于与文化故事关联不大的纯粹的天府文化元
素，如熊猫、火锅等而言，人物与情节难以通过元素
本身来展现。 这时就需要引入人物，可以是拟人化
的人物形象，或者受众本身参与其中，承担人物的
角色。

数字网络空间在叙述空间和时间展现上具有特
有的媒介优越性。因为，数字化媒介可以有效实现图
像和影像的贮存和传播。在动态图像和影像中，叙述
有关的人物及人物的行为能够很容易被受众所察
觉，并进一步建构出视觉叙述对象。所以，地铁、商场
等公共场所的显示屏幕可以成为用视觉叙述方式传
播天府文化的有利载体。

4 天府文化的视觉叙述实践
结合以上关于视觉叙述的理论知识， 此部分将

从具体的实践经验来论述天府文化的视觉叙述表
现。根据人们对视觉空间的不同感知状态，视觉空间
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大类。 对于静态的视觉空
间，天府文化的具体视觉实践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天
府文化故事的视觉表现、静态天府元素的动态之变，

以及受众互动下的视觉叙述。 对动态的视觉空间而
言，数字化视觉媒介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4.1 天府文化故事的视觉表现
与天府文化相关的历史文化故事不胜枚举，其

中有不少是人们耳熟能详的。 这些已经具有故事原
型的视觉对象， 在视觉空间的塑造上很容易引导受
众联想到整个故事情节。当然，在对故事情节的还原
上，也要选择那些“孕育着”过去和未来时向的场景。

公共交通场所作为一个城市中人流量最大的空
间形态， 在传播天府文化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
作用。 因此，人们有必要利用这一空间形式，将视觉
叙述融入其中。 地铁站就是很好的例证。 成都地铁
“高升桥”站因靠近三国文化圣地———成都武侯祠博
物馆，因此，该站点的装潢设计均依照三国历史文化
中的经典典故来打造。 “三顾茅庐”这一典故就被展
示在站内的墙壁之上。通过画面人物手中的羽扇，人
们很容易联想到诸葛亮。以此类推，他旁边的三个人
物身上都呈现出特有的气质元素，张飞的络腮胡，关
羽的长胡子，以及刘备的儒生扮相等。 然而，这四个
人物形象并不是被生硬地刻画在墙面上， 供人们联
想，而是围站在诸葛亮手中展开的一幅画卷旁，每个
人若有所思，又在相互交谈。整个画面就被定格在这
一瞬间。按照视觉叙述的定义，人物需表现出在时间
中的行为，而这个视觉图像恰好就是对“刘关张”三
人与诸葛亮会面时场景的再现。

当然， 这类通过大众耳熟能详的历史文化故事
来彰显天府文化的视觉叙述形式， 对受众的知识储
备有所要求。 而且， 往往需要借助文字作为伴随文
本，对整个视觉符号表意方向进行锚定。 所谓的“伴
随文本”，指伴随着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
加因素，并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意
义解释 [6]。 正如与上述四个人物形象同时出现在墙
上的，还有“三顾茅庐”这几个大字，它们作为图像文
本的伴随文本参与到文本表意建构之中， 并引导受
众对符号形成一定合理的解释。

4.2 静态天府元素的动态之变
天府文化中特有的文化元素，如熊猫、川菜等，

难以将其与特定的故事情节相联系。 然而这并不影
响经过人们的精心设计， 能够使这些静态的天府元
素“动起来”。具体而言，就是将“人物”以动态行为的
方式进行呈现，并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
种视觉空间上的互动。

成都太古里作为成都商业活力的中心， 天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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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元素在此出现， 为快速的商业节奏注入了一丝闲
适的风格。 “爬墙熊猫”这一公共视觉雕塑艺术的出
现恰恰是对这种新时代天府文化样貌的呈现。

美国著名雕塑家劳伦斯·阿金特（Lawrence Ar-
gent）设计的名为“我在这里（I Am Here）”的熊猫雕
塑已经成为指代成都 IFS 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符
号。熊猫作为四川特有的生物，自古以来便是人们认
识成都的一张名片。 如果将没有任何动作表现的熊
猫雕塑摆放在公共场所， 它只能是一个静态的城市
装饰物。然而，一旦将熊猫雕塑与其所在的环境融为
一体，或者说使雕塑本身也成为环境的一部分，那么
熊猫就“动起来了”，就像成都太古里的“爬墙熊猫”
一样。熊猫本来是不能爬墙的，更不要说在高楼林立
的市中心，然而，在这里阿金特却赋予了熊猫拟人的
特质，使其以憨态可掬的动画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
4.3 受众互动下的视觉叙述

对于“天府文化故事的视觉表现”和“静态天府
元素的动态之变”这两类视觉叙述方式而言，视觉符
号本身是静止的， 只是因为它可以让受众产生一种
动态的联想，从而产生叙述所必需的情节性。既然视
觉叙述是与“人物”及“人物的行为”相关联的符号表
意形式，那么，只要我们尝试引入动态的人物形象，
视觉符号也可以成为视觉叙述。

成都众多具有文化底蕴的旅游景点都是天府文
化的聚集地，如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等。通常情
况下，这些景点都是供游客欣赏驻足的空间形态，游
客与景点之间具有严格的界限。然而，一旦游客成为
景点的一部分，参与到景点的建构之中，则视觉空间
就具有“人物”。例如，随着当下年轻人对古风汉服的
热爱， 越来越多的人穿着古代的服饰到这些蕴含天
府文化的景点进行拍照打卡。这样一来，游客本身就
进入到景观空间之中，成为景观中流动的人物形象。
这样一来，如此画面因为有了穿着汉服的人的加入，
而使得静态的景点在受众的互动之下成为了新的视
觉叙述文本。

4.4 数字媒介下的动态图像叙述
以上三种视觉叙述形态都是针对受众如何从具

体静态的物理空间符号文本中， 感知到动态的情节
叙述。对于动态图像而言，叙述时间是附加在视觉文
本被展示的过程之中的，因此，视觉叙述也自然而言
在时间中被讲述和理解出来。

随着数字化多元媒介的发展， 天府文化新的表
现方式也在应运而生。公共空间领域中，数字荧屏的

出现，提供了更为直观讲述天府故事的平台。 此外，
数字网络的公共空间也成为天府文化生根发芽的另
一个虚拟场域。数字流媒体形式的出现，以及与城市
文化相关的短视频的出现， 加速了天府文化在手机
自媒体上的传播速度，也让成都这座千年古城，成为
新晋的“网红”新城。

例如，2022 年春节，被 LED 屏包裹的成都双子
塔就上演了精彩的熊猫灯光秀。远远看去，几只憨态
可掬的熊猫穿着不同服饰，扭动着自己的腰身，为大
家呈现出一场精彩的热舞表演。 天府文化中的熊猫
元素，在数字媒介的影响下更加鲜活。除了具有代表
性的天府文化元素被新时代注入了数字的生命和活
力之外， 天府文化故事也早已被改编为一个个精彩
的视频故事， 以动态图像的形式在城市中大大小小
的屏幕上进行传播。

5 结语
随着“图像转向”的出现和视觉文化的发展，“读

图”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天府文化拥有
丰富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是一个与时代共生发展充
满生命活力的文化形态。因此，如何理解天府文化在
视觉文化时代的表现，成为时代所赋予的新要求。视
觉叙述作为一条符号形式路径，已成为当下人们重新
认识和理解天府文化新的方式之一。反过来，视觉叙
述的发展也会为天府文化注入新的意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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